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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婉儿坐下后向四周瞧去，只见房间内除了他们

并无其他客人。她大声叫道：“纪老儿，你还不过来！”

吕思轻声道：“婉儿，不可无理！”

宗婉儿不服道：“我怎么就无理了，我偏要如此叫

他。”说完，继续大声叫道：“纪老儿，纪老儿，快些出

来！”吕思欲要开口阻止，刘彩銮赶紧拉住他的衣袖低

声道：“你休要管她，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吕思问道：“公主要说什么？”

刘彩銮刚要开口，忽见宗婉儿正侧耳欲听，便向

吕思道：“我们借一步说话。”吕思起身与刘彩銮向房

外走去，宗婉儿噘嘴道：“我还不愿意听呢。”随即又

大声叫道：“纪老儿，你快些出来。”

赵惜容皱眉道：“他这客栈只有刚才那位栈主和

伙夫两人吗？”

“不是的，上次来时他们至少有七八个店小二，难

道都被那两个帮派的人杀了？”宗婉儿惊呼道。

“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的？”赵惜容问道。

“大概是三个月前。” 宗婉儿转向东方长年道，

“是不是呀？”东方长年道：“我们自长安出发后确实

到过此地一回，应该是在三个月前。”

宗婉儿早已忘记她曾吹嘘过至少来此七八次之事

了，得意地向赵氏姊妹笑道：“我的记性不错吧？”

赵惜颜冷笑道：“你的记性当真好得很，不知你先

前那几次是什么时候来的？”

宗婉儿顿时想起原先的言语，但是再要圆回来已

是不可能了。她瞪向东方长年道：“我嗓子都叫哑了，

你听不见吗？你看我干吗，还不快去把纪老儿叫来。”

刘彩銮将吕思带到柴门处，四下打量了一下低声

说道：“公子，我知道这栈主是何人了。”

吕思奇道：“莫非你见过他？”

刘彩銮微笑道：“我唯一的长处就是记性好。”转

而面色一沉低声道：“我曾听师傅提起过此人，他的相

貌与师傅所说非常相似，而且他也姓纪，另外这家客

栈还叫‘八丈’！”

吕思自从认识刘彩銮后很少见她如此严肃过，已

感到这家客栈非同一般，问道：“请公主明示！”

刘彩銮四下看了看低声道：“北斗帮中有七大长

老，其中有一个叫八丈哥纪威猛的，应该就是此人。”

吕思豁然道：“我明白了，这七大长老分别对应北

斗七星是吧？”

刘彩銮目含喜色道：“公子所料不差，北斗九宸，

中天大神，上朝金阙，下覆昆仑。调理纲纪，统制乾坤，

大魁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高上玉皇，

紫微帝君。分别对应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

阳、摇光。

“摇光星虽然排在北斗七星的末尾，但是它象征

的意义却是打头阵，所以摇光还有一个霸气的名字叫

破军，因为该星精于阵法。

“我们在双龙谷遭遇的伏击,应该就是摇光星设计

的。摇光星便是此客栈的栈主八丈哥纪威猛。”

吕思愕然道：“公主怎会将八丈哥与此人联系在

一起，你没见他高不过三尺吗？”

刘彩銮道：“北斗帮其他六位长老均以七星之名

作为自己的绰号，他们是天枢长老欧阳年、天璇长老

欧阳月、天玑长老秦关、天权长老燕南山、玉衡长老宋

思尘、开阳长老齐天。唯有此人生性怪癖，常因身高而

自卑，因此给自己取了八丈哥这个绰号。”

吕思凝目瞧着刘彩銮赞道：“公主对当今武林人

士如数家珍，当真令在下佩服之至。听你如此一说，我

也认定此人就是八丈哥纪威猛了！不知他有何长处？”

刘彩銮道：“此人虽然个子矮小但是天生神力，并

且善于用毒，他与梁王的门客妙医毒手唐夫举都师从

毒王赖恩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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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有两处大片矿区：一处位于主城东西两翼的

铜山区、贾汪区，徐州矿务集团鼎盛时期的众多矿井

分布于此；另一处为北部沛县境内的矿区，以大屯煤

电公司开采为主。

1982年，我分配到庞庄矿工作。作为徐矿集团最大

的矿井，庞庄矿曾一度风光无限，不仅产量最高、人数

最多，而且煤炭质量、机械化程度也是全集团最优，在

省内甚至全国煤炭系统都有名。就连我父亲———一个

1958年就下井工作的老矿工，也曾对我讲：“你分到庞

庄矿工作，是多大的福气，新矿地下的储量大，你干一

辈子都不用挪窝，甚至你儿子都能接着干。”

不能怪父亲有这种想法，他所在的韩桥矿已有一

百多年开采史，不仅煤层薄、产量低，福利待遇也无法

和新矿比。过去，徐矿集团的老矿集中在徐州东部，而

西部的则是新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男矿工都想往

新矿调动，女工甚至希望嫁给在新矿工作的人。

然而，我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居然主动不干

了。为此，父亲有好长时间不接我电话。我理解老人家

的心情，毕竟我丢了“铁饭碗”。说实话，我离开不是

一时冲动，当然也谈不上深思熟虑。2000年前后，煤炭

不好卖，单位工资发不出，我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人，正

好有个去南方闯一闯的机会，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念头

离了职，实在不行再回来呗。当时，矿上停薪留职的人

也不少，是政策允许和鼓励的。

没想到，这一离开就是20年。五年前，我回到徐州

时，徐州的大多数煤矿已经关井，庞庄矿也不例外，在

矿井的位置建了热电厂。故地重游的想法自然有，但

我也没有刻意为之。有一次路过庞庄工人村时，我拐

了个弯，把车子开进空旷的小楼井区，杂草丛生，生锈

的井架茕茕孑立。我想找个人聊几句，转了两圈都没

遇上。西北角有几栋建筑，看牌子是留守办公室，可惜

大门紧锁。我在门前拍了几张照片，一股失落和愧疚

感涌上心头，是我辜负了它，还是它抛弃了我？

此时，我父亲早已成为故乡的一抔黄土，他断不

会想到，在他离世几年后，他口中至少能让我干到退

休的煤矿会提前关闭。我悻悻而归，我想我大概再也

不会和煤矿有什么瓜葛了。

谁知去年秋天，徐州市作协搞了一次“大运河文

化”采风活动，我们小组的目的地正是运河西岸的沛

县，其中一个站点竟是大屯煤电公司的姚桥煤矿。

沛县我去过几次，大屯煤电公司却从未到过。进

入姚桥矿区，映入眼帘的是围矿而建的居民区，高楼

林立，让人仿佛置身繁华市区。矿区内，绿树成荫，环

境整洁，宽阔的道路连着一栋栋现代化办公楼和厂

房，如果不是高大的井架在秋阳下耸立，我还以为进

入某个高新开发区，一时真无法对应上心目中老旧矿

区的印象。

领导和职工前来迎接，从他们的言谈举止间，我

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让我有了久违的归来感。我

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只是在不同区域、不同岗位。

和煤相伴、以煤为生，是我们共同浸入身体里的印

记，哪怕时过境迁，只要目之所及，便能心生感应，那

种同宗同源的味道，好似失散多年的兄弟相遇。当我

走进矿调度指挥中心时，随着大屏幕上一幅幅煤矿

生产的实景扑面而来，那种亲切感越发强烈，甚至让

我浑身颤抖。站在罐笼里的、走在巷道里的、开割煤

机的、维修设备的……一个个被光线映照的身影，不

就是曾经的我吗？

姚桥矿是大屯煤电公司的大矿，年产已达到420多

万吨，不仅机械化程度更高，而且远超当年的庞庄矿。

采掘设备都实现了智能化和远程遥控，煤支架自动移

动，机器人灵活巡检……更绝的是，井下所采煤炭就

地筛选，将矸石分离后回填采空区。这种采选方式，早

已跳出了传统开采的范畴，据说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成为国内外专家考察调研的必选之地。

让我感觉不虚此行的，还有新能源项目。采空区

下陷形成地面湖，过去是原煤开采不可避免的现象，

近些年，生态修复理念深入人心，大小塌陷区被建设

成湿地公园，变矿区伤疤为城市绿肺。大屯煤电公司

另辟蹊径，在塌陷湖上铺设光伏板，让上千顷湖面成

为年发电10多亿千瓦时的聚宝盆。远远望去，数万光

伏板如同湖面上的巨龙鳞片，静静地汲取天光，源源

不断地输出新能源。湖中有游船，水中有鱼虾。一个集

光伏发电、水产养殖和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改造示

范区，成为煤企转型的样本。

煤矿发展的脚步，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我的思维

需要从20多年前的印象里走出。这次采风，虽没能深

入井下，感受那份曾经的拥有，算是有点遗憾。不过，

几个文友说了：“一次未尽兴，欢迎再来。好客的大屯

等着你！”

看来，我和煤矿的缘分未尽，期待下一次重逢。

闲来无事，和同学在群里聊起退休后的日子。

有的说，退休后把公积金取出来，买一辆房车，和

同学组个乐队，一路赏着风景吹拉弹唱；有的说，退休

后要约两三闺蜜，一起去大理、三亚、东北的小城旅

居，赏遍南北风景；有的说，退休后先回老家农村，陪

父母住上一年半载，带父母把高铁3小时以内的地方

先逛一遍；更有同学思路清奇，说要去横店拍短剧，说

现在缺大爷大妈这个年龄段的演员……

大家正聊得热火朝天，Z同学发来几张器物照片，

让我们猜是什么。原来Z同学正在逛博物馆，照片中有

精巧的青铜器，也有粗朴的陶器，还有沧桑原始的骨

制品。Z同学是财务自由、提前“退休”人士，她的“退

休”生活，要么旅行赏景，要么逛博物馆、去台球室、攀

岩馆或滑冰场，要么看猫逗狗、学打太极，让我们这些

还在上班的同学羡慕不已。

其实，我们还不老，在四五十岁的年龄段上，离不

惑之年远，距知天命之年近。几年前，就有同学遥想退

休生活，当时我觉得退休离我还很遥远，如今再想到

退休，却有了一种奇妙的向往与期待。

人都怕变老，但时间不会等你，终有一天，我们都

会老去，如何在变老、已老时仍然心生欢喜、欣然纳

己，是我们要好好准备的功课。爱人早就和我一起畅

想过未来。退休后，孩子也已自立，我们要一起自驾环

游全国。不出游的日子，爱人会去打球、打游戏；我则

会安静地读书，或是做公益，去图书馆整理书册，去福

利院陪残障儿童一起阅读、做手工……

我还想体验各个行业的乐趣，诸如文物修复、拓

印篆刻、摘桑采茶、绣锦织布。我要做一个好学的人，

报名参加各种培训班，读文学、玩音乐，练书法、学绘

画，或是学说两三门外语，懂得四五种方言，不必精

通，只要能简单交流便很好……

这些愿望，光是想想就已经很美好。少有少的追

求，老有老的活法，在畅想变老的过程中，我发现，原

来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啊。这样想着，似乎老

去也并不是一件难过的事。

再续煤缘
张礼新

畅想变老
乔欢


